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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已走过了第

二十个年头，立足当下回顾、反思和展望人文精神讨

论的成果，检视人文精神在传媒时代的现状，克服不

足，树立标杆，应当是学人的神圣使命。
一、人与媒介、人文精神与媒介批评

（一）人与媒介关系的悖论

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诚然是媒介批评的基本问

题，也可以说正因为人与媒介的关系存在问题，这才

有了解决问题方式之一的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理论

也就是立足于以‘人为目的’的价值立场的关于媒介

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批判。 ”[1]

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创造媒介和创新媒介使

用方式， 而且媒介一旦产生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相对独立性， 即一定程度上它遵循技术规

律又超越技术， 受制于和反作用于社会规律以至于

心理规律，它既丰富了人类生活生产和创造活动，同

时又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固有秩序， 它与人一样既有

天使的一面又有野兽的一面。 这里面的道理如果用

麦克卢汉的理论来解释似乎就很简单了。 麦克卢汉

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 在他看来媒介的延伸是媒介

自身的内在“冲动”，或者说媒介与它的环境（社会、
文化、技术等因素）共谋了对“人”的主宰，或者说，使

人类疲于奔命似的追求与媒介的“和平相处”。 麦克

卢 汉 说：“一 种 媒 介 有 自 我 转 换 为 另 一 种 媒 介 的 功

能。 既然一切媒介都是我们肢体和感官的延伸，既然

我们在经验中习惯将一种感觉转换为另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延伸后的感官或技术， 将一种形式转换

和融合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加以重复， 就不足为奇

了。 ”[2]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手机、互联网、
微信、微博以及媒介融合，使我们的生活处于媒介环

境中，这既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同时也“麻醉”了人

们的中枢神经， 使人们多数时间沉浸于信息或知识

的海洋中难以自拔。 新媒介开拓了一些新的可能、新

的天地，同时，它也灾难性地打扰了人与人、人与自

然缓慢平静“相待”的时空距离，使远未充分接受媒

介素养洗礼的人们卷入媒介世界中而不能自救，如

网瘾、人肉搜索、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
正如郝雨先生所言：“新媒体的发展弱化了主导阶级

权利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紧要性， 但又突出地强化了

对这种无中心的、 虚拟的个人主义意识和行为批判

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

（二）人文精神与媒介批评的共轭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依赖于人类超越于物的对

人文精神的不懈努力，人文精神意味着人对过去、现

在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望， 它内含合规律性和合目

的性的统一， 即人和人类的发展应当有其自身的法

则，有其应然的秩序，违背了它，人类就会陷于悲惨

与不幸的境地；同时，人的活动应该出于人，为了人

的目的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控， 使人类自身的言行举

止在实然与应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使人类不至

于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为了达到自由与全面的发展，
人类不断地发明与创造着媒介， 不断地超越人作为

类存在的局限， 然而基于人类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

上性的矛盾， 人类又不可能永远自如地操控好媒介

为自己服务。 即便是服务，又分为施政者还是为人民

服务，是为当下还是为未来服务。 而要分辨出这些又

需要看效果，而一旦效果显现，就会发现我们有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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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这也是发展的代价。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代价尽在

可控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媒介运作既不会造成施

政者（操控者）的霸权，而导致公民的失语；又不会形

成公民的众声喧哗， 为了一人的自由以牺牲他人和

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换句话说，社会能够以良

好的媒介素养理性地使用媒介。 柯泽在其著作中将

传媒理性分为传媒政治理性、 传媒文化理性和传媒

经济理性。 传媒政治理性保障了人们的言论自由，体

现了民意； 传媒文化理性表现为传媒能传承人类核

心价值、传承民族人文精神；传媒经济理性则表现为

意见多元和自由竞争，实现伦理道德与市场的统一。 [4]

从应然性而言，媒介应当承载人文精神，传承与

发展人类理性，使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从实然性

而言，媒介却又不那么温顺、不那么理性，总是会出

轨与越矩，陷人类发展于种种隐忧之中。 正因如此，
我们需要媒介批评， 为媒介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违背

人性的方面提出反思与评价，从而规范媒介，或者引

导媒介走上正轨，其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的

发展才获得了永恒的动力。 这就是辩证法所讲的矛

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
媒介批评，一般是指基于人与媒介、媒介与社会

等关系和谐发展的价值考量而对媒介的内容、形式、
所有者、管理者、经营者甚至受众进行的多维评价。
换句话说， 媒介批评显然是要有价值取向和指导思

想的，而这个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可以归结为人文

精神。 因此，媒介批评“具有对媒介的监视功能”。 [5]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人文精神本身也不是

天生的， 是人类在发展中积淀的用以维护人类发展

的指导思想； 它既是媒介发展、 媒介批评的指导原

则，又是媒介发展和媒介批评的终极目标。 媒介批评

总是呵护着人文精神、创新着人文精神。
二、人文精神：媒介批评的出发点

正如上文所言，媒介应当传承和创新人文精神，
而现实中媒介却在有意无意地回避， 甚至破坏人文

精神，造成人文精神缺失现象层出不穷。 虽然人文精

神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媒介的“罪过”却是

关键的。 媒介在当代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创造的“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的落差，
引发了社会危机。 一方面“媒介真实”遮蔽“社会真

实”的 强 度、深 度、广 度，使 人 们 对 媒 介 的 信 任 度 降

低；另一方面“媒介真实”夸大的“社会真实”，使一些

局部的、个别的社会矛盾被放大成为社会突出问题，
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 而这两种状况，都不利于人

文精神的维护和创新。 前者没能使人们意识到人文

精神的缺失是社会问题产生的内在精神机理。 当前

社会倡导的“以人为本”，其实正是对这种问题的回

应，但是这种学术话语太抽象，大众不易接受，人文

精神就不能落到实处。 广州“小悦悦”事件反映出来

的问题，虽然有过讨论，但却没能引发全民性的反思

以至于产生国民性的重塑，是令人遗憾的。 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媒介未能充分体现社会的良心功能，
未能设置议程、引导舆论，促进人文精神在当下的发

扬。 而这正是媒介批评的着眼处，也反映了媒介批评

缺乏的严重性后果。 进而言之，我们期望当每一重大

事件中一旦媒介不在场、失声，或未能正常发挥其传

播信息、监测环境、传承文明等功能时，就应该通过

媒介批评，督促其履行“社会公器”的职责。 然而当前

中国的媒介生态中，由于种种原因，媒介批评群体未

能生成，媒介的健康发展就难以期待，人文精神与媒

介批评的良性互动就难以形成，社会文明、社会和谐

就难以实现。 我们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媒介批评是以

维护人文精神为出发点而确认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合

理性。
三、人文精神：媒介批评的根本原则

人文精神的落脚点在“人”。 而人文精神关注的

“人”又是有“文”的人，即理性自觉和充沛情感融于

一身的“人”。 之所以还要强调“精神”正是因为“人

文”作为人类活动的精神结果是庞杂的，意义与价值

也是多层次的，因此，有必要抽取精华，即以人文中

蕴藏着的核心价值即“精神”来统领，这样，人文就有

了“精神”、有了主心骨。 张汝伦先生认为“人文的基

本意思显然应该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关系、 条理和秩

序，但这种关系、条理和秩序是隐性的，即不是明文

规定的制度，而是人类生活的当然之理。 就其先天性

而言，其不是人为规定，而是人类生活历史的自然产

物，它是先天的;就其绝对性而言，它就是天理，违反

了它就是伤天害理，就不能算是人。 人文首先是人类

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当然之理， 但它也是自然与人关

系的当然之理”。 [6]张汝伦先生呼吁关注人文的物质

基础，即身体需要。 不能抛弃人的身体需要而空谈精

神。 这其实也是反人文的。 因此，媒介在现实世界中

提倡一种精神时， 不能把人都当成不食人间烟火的

神仙，要肯定人的正当需求。 否则，“文化大革命”中

那种大鸣大放的媒介宣传所导致的灾难还有可能重

演。 媒介的创立和变化都应围绕人文精神来展开，而

媒介批评则是对媒介有违人文精神的地方适时适当

地做出批评， 引导媒介成为呵护人文精神的重大助

力。 正如郝雨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媒介制约和削弱了

批判精神和超越维度，一方面异化了他者，另一方面

也异化了自身。 如果不清理这种异化，那么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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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法得以高扬的。
相对而言， 西方的人文精神强调的是个性的张

扬与解放， 提倡对理性的遵从和对幸福及尊严的追

求。 而中国的人文传统从《周易》开始就基本定型了。
《周易》提出的“文明以止，人文也”强调人应该安分

守己。 对此，庞朴先生曾归纳为：“把人看成群体的分

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

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
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
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 他的命运同

群体息息相关。 这就是中国人文主义的人论。 ”[7]冯天

瑜撰文中肯地评价说：“中国强调社会人格的人文传

统，缺乏自发走向现代的动力，却有可能在经过现代

诠释以后，为克服某些现代病提供启示。 ”[8]我们这里

强调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中西合璧的， 那就是直接继

承中国人文传统中的人最贵、人的生命最重、人最灵

等人本思想和重德敬民远神的社会现实担当精神，
同时借鉴西方基于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的个体张扬

精神。 这种人文精神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其一，对人

性本 善 的 追 问，坚 定 人 生 底 线 意 识，那 就 是“我”是

人，我应当以“人”的方式来对待自我和他人，做不违

背自身良知良能的君子；其二，对理性的本真追思，
来追求真理，含摄科学精神的因子，做充满温情的智

者；其三，对灵性本美的感悟，来追求超功利的意境，
去体会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其实，在我看来，人

文精神，应当是以爱己爱人始，以爱人忘己终。 前者

是基本要求，后者为终极目标。 媒介批评的终极目标

就是通过对不理想的现实的批判而期待理想社会的

到来。 而在媒介批评过程中当遵循人性、理性、灵性

三大原则，来考核媒介是否尊重人的尊严与人性，是

否理性审视媒介的立场与意识形态干扰， 是否期待

对现实的超越，对利益的纠结淡定，而实现自我境界

的升华和世界大同的来临。 因此，媒介批评应当是以

遵循高扬人文精神为根本原则， 来确保其工作的合

目的性。
四、人文精神：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建构的文化资源

面对媒体缺乏人文精神的严重现状， 学者呼吁

人文精神应当成为 21 世纪媒介之魂。 [9]人文精神应

主动观照媒介批评实践，或者说，用媒介批评实践来

建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高扬才是媒介批评得以

施展的文化舆论环境。 人们也许容易接受人文精神

的缺乏是媒介批评盛行的重要因素， 因为此时批评

似乎显得很必要、很自然。 其实，当人文精神疲软的

时候，媒介自身模糊了是非善恶，放弃了自我批评的

救赎。 因此，我们认为培育人文精神，是媒介批评的

社会责任。 媒介批评就是为了建构高尚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不仅仅是关心人， 而是指一切与人相关的

问题，都能体现人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 媒介批评既

要批判媒体的假恶丑，也要歌颂媒体的真善美。 正是

在批判与歌颂的不断推进中，人文精神才得以高扬，
社会正气才得以弘扬，荣与耻的分野才会深入人心。
“求 知、求 真、求 善、求 美，是 媒 介 批 评 最 主 要 的 标

准。 ”[10]其实，智真善美也是媒介批评的终极目标。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 我们在谈人文精神与媒

介批评的互动关系时，是不应该忽视科学精神的。 其

实，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也有交集， 人文精神中的

“真”，对本来面目的遵从，对自然的呼唤，都内含有

科学精神的因子。 而求真务实精神、批判精神、创新

突破精神、 自由的精神和规范有序的精神中也闪烁

着人性的关辉。 哈艳秋等人针对当下媒介批评存在

的缺少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假借“批评”之名对国

内 某 些 电 视 娱 乐 化 现 象 进 行 商 业 炒 作 式 的 谩 骂 攻

击；溢美之词泛滥、严肃批判不足等现象，呼吁媒介

批评实践当坚守科学精神。 [11]

总之，媒介批评需要人文精神的观照与指导，而

人文精神也需要媒介批评的培育。 媒介批评过程中

当遵循人性、理性、灵性的人文精神要旨，以维护和

高扬人文精神作为自己的天职。 而人文精神既是媒

介批评的思想资源， 又是媒介批评正常深入开展的

精神动力， 两者共同竭力去营造健康和谐的媒介批

评与求真、趋善、臻美为核心内容的人文精神良性互

动的文化生态，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提供文

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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